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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稼
祥
是
新
中
國
第
一
位
駐
外
大
使
，
第
一
位
由
毛
澤

東
主
席
親
自
點
將
，
第
一
位
手
持
共
和
國
元
首
親
筆
簽
名
並

加
蓋
私
章
的
國
書
赴
任
的
中
國
大
使
。

王
稼
祥
大
使
離
京
時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政
務
院
總
理
兼

外
交
部
長
周
恩
來
，
親
自
前
往
前
門
火
車
站
送
行
。
臨
別
時

，
周
總
理
有
力
地
握
着
新
中
國
首
位
大
使
的
手
深
情
地
說
：

﹁建
立
國
家
的
外
交
關
係
，
派
大
使
，
搞
外
交
，
我
們
的
經

驗
太
少
，
你
赴
任
後
要
多
總
結
經
驗
，
推
動
我
們
外
交
工
作

的
開
展
。
﹂

次
日
，
即
在
王
稼
祥
大
使
啟
程
前
往
莫
斯
科
的
第
二
天
，
我
黨
中
央
機
關
報

《
人
民
日
報
》
專
門
發
表
了
一
篇
社
論
，
題
為
﹁把
中
國
人
民
的
友
情
帶
到
蘇
聯

去
—
—
歡
送
王
稼
祥
大
使
離
京
赴
蘇
﹂
。
在
社
論
中
，
熱
情
洋
溢
地
寫
道
：
﹁這

是
中
國
人
民
第
一
個
真
正
能
代
表
自
己
意
志
的
外
交
使
節
出
國
，
又
是
到
新
中
國

的
第
一
個
友
邦
蘇
聯
去
…
…
中
國
人
民
第
一
次
為
自
己
的
大
使
送
行
。
﹂

王
稼
祥
大
使
這
次
赴
任
，
帶
去
了
國
書
和
致
蘇
聯
國
家
元
首
的
頌
詞
。
這
份

國
書
相
當
獨
特
，
在
外
表
形
狀
、
行
文
格
式
、
內
容
措
詞
等
方
面
，
與
當
今
的
我

國
國
書
有
很
大
不
同
。
這
份
國
書
封
面
印
有
﹁國
書
﹂
兩
個
紅
色
隸
體
大
字
，
內

容
用
毛
筆
豎
排
繕
寫
，
由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毛
澤
東
簽
署
和

外
交
部
長
周
恩
來
副
署
，
並
在
他
們
的
簽
名
下
面
加
蓋
了
個
人
印
章
。
致
蘇
聯
國

家
元
首
的
頌
詞
寫
得
半
文
半
白
的
，
與
當
今
的
頌
詞
也
大
不
相
同

，
有
﹁敬
祝
貴
主
席
政
躬
康
泰
，
敬
祝
貴
國
國
家
興
隆
﹂
等
語
。

除
了
國
書
、
頌
詞
外
，
王
稼
祥
大
使
還
帶
着
毛
澤
東
在
他
啟

程
當
天
，
親
筆
給
斯
大
林
寫
的
一
封
信
。
信
中
說
：
﹁王
稼
祥
同

志
到
蘇
聯
的
任
務
，
除
擔
任
我
國
駐
蘇
大
使
、
並
以
我
國
外
交
部

副
部
長
資
格
兼
管
對
東
歐
各
新
民
主
國
家
的
一
般
外
交
事
務
外
，

同
時
以
中
共
中
央
代
表
的
資
格
（
他
是
我
黨
的
中
央
委
員
）
，
和

你
及
聯
共
中
央
接
洽
有
關
兩
黨
之
間
的
事
務
。
﹂
還
在
三
十
年
前

，
當
我
在
中
國
外
交
部
檔
案
館
看
到
這
封
信
的
抄
件
時
，
感
到
很

驚
訝
，
一
個
駐
蘇
聯
大
使
，
竟
然
還
以
中
國
副
外
長
的
名
義
，
兼

管
對
一
系
列
非
駐
在
國
的
事
務
！
但
又
一
轉
念
，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可
對
事
情
進
行
特
殊
處
理
，
此
謂
﹁矛
盾
的
特
殊
性
﹂
。
毛
澤

東
在
信
中
還
特
地
請
斯
大
林
﹁站
在
同
志
立
場
上
隨
時
對
他
（
指

王
大
使
）
給
以
指
導
﹂
。
我
覺
得
此
話
並
非
虛
言
，
中
蘇
兩
黨
、

兩
國
當
時
關
係
之
特
殊
，
從
此
可
見
一
斑
。

從
此
往
後
，
周
恩
來
總
理
以
及
後
任
的
各
位
總
理
，
都
沒
有

為
一
位
駐
外
大
使
送
過
行
；
《
人
民
日
報
》
及
其
他
中
國
報
刊
，

再
也
沒
有
為
使
節
赴
任
發
表
過
社
論
或
撰
文
壯
行
。
中
國
最
高
領

導
人
再
也
沒
有
請
赴
任
大
使
，
帶
去
致
駐
在
國
最
高
領
導
人
的
親

筆
信
。
有
位
蘇
聯
通
詼
諧
地
說
：
王
稼
祥
是
六
十
多
年
來
我
國
最

﹁牛
﹂
的
大
使
。

王
稼
祥
是
一
位
名
副
其
實
的
﹁特
命
全
權
﹂
大
使
，
他
作
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和
中
國
共
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主
席
毛
澤
東
的
雙
重
代
表
，
直
接
與
斯
大
林
及
蘇
共
其
他
領
導

人
打
交
道
，
完
成
了
許
多
重
要
的
使
命
。

得
到
﹁既
好
看
，
又
好
吃
﹂
的
兩
樣
東
西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中
午
，
在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第
七

十
七
天
，
毛
澤
東
就
乘
坐
斯
大
林
特
意
派
來
的
列
車
，
抵
達
莫
斯

科
雅
羅
斯
拉
夫
火
車
站
，
終
於
實
現
了
期
盼
已
久
的
訪
蘇
願
望
。

還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轉
入
戰
略
反
攻
階
段
，

毛
澤
東
就
向
斯
大
林
提
出
，
希
望
前
往
莫
斯
科
，
就
戰
事
及
戰
後

國
內
安
排
等
重
大
問
題
，
當
面
向
他
﹁請
教
﹂
，
斯
大
林
表
示
同

意
。
過
後
不
久
，
戰
況
變
化
之
快
，
令
毛
澤
東
料
所
不
及
，
便
決

定
留
在
國
內
親
自
指
揮
全
國
戰
事
。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
二
月
，
斯

大
林
派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米
高
揚
秘
訪
西
柏
坡
。
他
轉
達
了

斯
大
林
支
持
中
國
革
命
的
意
見
。
毛
澤
東
感
到
，
革
命
勝
利
後
，

除
依
靠
蘇
聯
外
，
別
無
他
選
，
便
於
六
月
三
十
日
在
《
論
人
民
民

主
專
政
》
一
文
中
，
明
確
宣
布
向
蘇
聯
﹁一
邊
倒
﹂
。
六
—
八
月

，
毛
澤
東
又
派
黨
內
第
二
把
手
劉
少
奇
秘
訪
莫
斯
科
。
兩
人
訪
問

期
間
，
毛
澤
東
、
劉
少
奇
分
別
同
米
高
揚
、
斯
大
林
談
到
，
中
國
革
命
勝
利
後
，

準
備
與
蘇
方
簽
個
條
約
，
但
並
未
露
底
，
斯
大
林
表
示
，
要
親
自
與
毛
澤
東
當
面

深
談
。毛

澤
東
抵
達
莫
斯
科
後
，
說
這
次
是
為
斯
大
林
祝
壽
而
來
的
。

毛
澤
東
對
此
訪
的
真
意
藏
而
不
露
，
只
說
希
望
搞
點
﹁又
好
看
，
又
好
吃
﹂

的
東
西
。
對
這
六
個
漢
字
的
含
義
，
蘇
方
主
翻
費
德
林
根
本
就
吃
不
透
，
斯
大
林

聽
到
直
譯
出
來
的
俄
語
，
感
到
毛
澤
東
城
府
很
深
。
費
德
林
向
我
方
主
翻
師
哲
探

聽
毛
澤
東
﹁六
字
箴
言
﹂
的
實
意
，
也
一
無
所
獲
。
斯
大
林
自
然
也
就
不
會
露
出

真
意
，
便
將
毛
澤
東
﹁曬
﹂
在
郊
外
別
墅
裡
。
對
此
，
有
史
家
稱
，
﹁斯
毛
上
演

一
齣
新
版
《
三
岔
口
》
﹂
。
曾
任
蘇
聯
駐
華
大
使
尤
金
在
回
憶
錄
中
說
：
﹁毛
澤

東
賭
氣
地
天
天
在
別
墅
裡
睡
大
覺
﹂
。
西
方
媒
體
遂
發
消
息
稱
：
毛
澤
東
到
莫
斯

科
都
十
多
天
了
，
一
直
毫
無
動
靜
，
因
為
﹁遭
斯
大
林
軟
禁
﹂
。
於
是
，
斯
大
林

便
請
毛
澤
東
向
塔
斯
社
發
表
談
話
闢
謠
。
毛
澤
東
在
談
話
中
，
宣
布
他
這
次
來
蘇

聯
的
主
要
目
的
，
是
同
斯
大
林
商
簽
新
的
中
蘇
同
盟
條
約
。
次
日
，
蘇
共
第
二
把

手
莫
洛
托
夫
受
斯
大
林
之
遣
，
到
別
墅
看
望
毛
澤
東
，
並
鄭
重
表
示
：
﹁斯
大
林

同
志
同
意
毛
澤
東
同
志
的
意
見
，
中
蘇
雙
方
可
簽
訂
新
的
同
盟
條
約
。
﹂
從
隨
訪

的
汪
東
興
的
日
記
中
可
以
看
出
，
這
一
天
﹁主
席
的
精
神
特
別
好
，
有
說
有

笑
﹂
。

（
《
毛
澤
東
與
斯
大
林
》
之
二
）

名氣很大人緣也
很好的中央電視台著
名主持人畢福劍，最
近讓人們逮住了。雖
然事不算大，但也被
人抓住了把柄。說他

文化功底不高，所以才會 「露怯」。一些網
友也藉機叫號： 「畢姥爺，你就不能認真點
寫字嗎？」

這件事的過程是，中國職業枱球花式九
球打法選手潘曉婷，近日在微博上發了一組
與央視名嘴畢福劍合影的照片。照片中，畢
福劍不僅揮毫潑墨，為潘曉婷題寫了 「玖球
天後」四個大字，而且兩人還一起拿起題字
的橫幅，向眾人展示。

不料很快就有網友發現，畢福劍題的這
四個字中，有兩個都寫錯了。一是 「玖球天
後」的 「玖」字，不是 「九」的繁體字， 「
九」字也沒有繁體字。而 「玖」只是 「九」
的漢字大寫，一般只用於帳簿記帳。很顯然
，畢福劍是把 「玖」當作繁體字來寫了，所
以弄巧成拙。二是 「玖球天後」中的 「後」
字，確實是 「后」的繁體字。但 「后」的繁
體字有兩個，一個是 「後」，表示方位，用
於後來、後面、後宮等；另一個 「后」，表
示稱謂品階，用於皇后、皇天后土等。後來
漢字簡化時，兩個後併成了一個 「后」。這
意味着， 「后」裡邊包含 「後」。

專門研究文字的重慶師範大學教授黃中
模看了這幅照片之後說， 「玖球天後」中的
「後」字，肯定是錯的。 「天后」的 「后」

，意同 「皇后」的 「后」，只能用 「后」，
不能用 「後」。而對於 「玖」字，黃教授持

保留意見。他認為，過去 「九」和 「玖」都是用來做帳
的。即便是繁體字範疇，這兩個字也可以通用。

無論怎麼說，畢福劍這四個字寫得不夠規範。雖然我
對漢字沒有特別深入的研究，但看了 「玖球天後」的條幅
，也覺得有點異樣，不是很舒服。中國的漢字文化，確實
博大精深。即便你造詣很深，也不可能全知全曉。而且越
是名氣大的人，落筆越要謹慎。過去有 「一字之師」，現
在也有 「一字之敗」。一個字寫錯，就可能敗壞自己的名
聲。

也有些人不以為然，不就是寫一兩個錯別字嗎，有什
麼大驚小怪？他們可能不知道，經常寫錯別字的人，不僅
影響自己的聲譽，而且會影響自己的前途。

最近重慶就有一個姓蔡的大學畢業生，到一家很不錯
的企業應聘。面試、覆試都通過了，最後主考官讓他寫一
份四百字的個人簡介，說過幾天就通知他來上班。但他等
了半個多月，也沒有任何消息，於是就去催問。一位人事
部的經理告訴他，因為你的簡歷上有二十四個錯別字，所
以被淘汰了。說着，人事經理拿出他寫的材料，一個字一
個字跟他講，錯在哪裡，應該怎麼寫。他頭上頓時冒出了
汗珠，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去年鄭州市人大常委會的一份公告，也鬧出了這樣的
笑話。這份《鄭州市城市養犬管理條例》的第二章第十條
中，把 「有固定住所且獨戶居住」中的 「獨戶」，寫成了
「狂戶」。公告一貼出去，立即惹得滿城風雨。不少人打

電話或上門追問，這 「狂戶」是什麼意思？鬧得人大常委
會的上上下下，都覺得很沒面子。

有人把錯別字的氾濫，歸罪於電腦。在當今的互聯網
時代，手機、電腦空前普及，借助鍵盤輸入的人越來越多
，一筆一劃寫字的機會越來越少。但作為任何一個青年人
和職場人員，都必須打好文字功底。否則就會誤人誤己，
鬧出不該有的笑話。

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
事變是中國軍民抗戰的開
端。而英國直到一九四一
年珍珠港事件後才一改綏
靖政策，向德、意、日宣
戰。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駐港英軍敗績，史稱 「黑色聖誕」。長達三年
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於焉開始。

盧溝橋事變激發了香港學界的強烈反應。香
港學生賑濟會甫告成立，男拔萃便成為會員。當
時的校長舒展牧師（C. B. R. Sargent）十分理解
同學的家國情懷，校園不僅飄揚着米字旗和校旗
，還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一九三七年雙十節前
夕，禮堂舉辦晚會，為華北國軍傷員募款，添置
醫療用品。當晚八時，晚會以英倫古曲《我宣誓
向祖國效忠》拉開序幕。隨後舒牧向觀眾致辭，
呼籲大家關懷國軍傷員。其後又有器樂、西洋歌
曲和粵劇表演。陳以信老師更幫忙編導了一場話
劇。所募善款透過廣東省銀行悉數捐予南京國民
政府衛生部。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 「拔萃擦鞋團」在
寄宿生建議及校方支持之下成立，由舒牧直接擔
任指導老師。團員每周五在校內擦鞋募款，周六
則到全港各校替師生們服務，款項統交香港婦女
慰勞會。一位筆名青島市民的同學如是說： 「我
們在讀書的時候，既不能親身上前線去殺敵，難
道忍心是讓我們受傷的戰士，不死在前線，而死
在藥品缺乏的後方嗎？所以拔萃擦鞋團乃應時勢
而組織。」據一九三八年校刊報告，團員過去一
學期先後曾至十餘所中學擦鞋募款，並出版周報
紀錄工作進度。同年四月九日，擦鞋團舉辦了慈
善晚會。會上除音樂演奏外，重頭戲是由同學自
行編導的話劇《國殤》，令不少觀眾涕淚沾襟。
這次晚會由學生策劃，不僅邀得嶺南中學樂隊參
加表演，還成功從屈臣氏、牛奶公司及連卡佛等
機構獲得贊助。稍後的五四紀念日，團長董錫光

等人先後發表愛國演說。十七日，團員與校隊舉
行了排球賽。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守，大批難
民南下香港，團員更前往廈村、新田和粉嶺，向
難民派發生活物資。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孫中山誕辰，校方再度
舉行慈善晚會。即將轉任福建教區會督的舒展校
長指揮合唱團、候任校長葛賓（G. A. Goodban）
獨奏大提琴，先後贏得喝彩。接下來兩場話劇尤
其引人注目：擦鞋團的《重逢》講述一位愛國女
孩重逢暌隔數年的男友，發現對方淪為漢奸，屢
勸不聽，於是以死相諫；三甲班的劇作則講述一
個商人昧於民族大義，甘願與日本做生意，最後
死於世侄的槍口。

其次，校刊英文部聲明全力支持國民政府領
導抗戰，中文部以抗日為主題的詩歌、小說、散
文等作品亦雨後春筍般湧現，如《讀國府遷都宣
言後感想》、《暴日侵華之由來及抗戰期中學生
應負之責任》、《血肉長城記》、《空襲》等皆
是。茲舉顧伯澧《感懷時事》七律其三為例：

萬國泯棼同一轍，中原誰共挽狂瀾。三秦富
庶思王猛，東晉風流憶謝安。

天地有情應厭亂，民生無處不凋殘。哀鴻遍
野君知否，滿目瘡痍豈忍看。

平仄和諧，對仗工穩，可謂聲情並茂。又，
一九三九年五月，葛賓校長任命一日籍台生為首
席領袖生，引發集體罷課抗議，驚動全港。

復次，師生、校友投筆從戎者也頗有人在。
華籍校友如譚展超將軍，一九二七年畢業後先後
就讀於意大利陸軍官校、騎兵專校和山地作戰專
校，一九三九年畢業於都靈陸軍大學。此時，譚
氏響應赴歐宣傳的蔣百里將軍號召，回國參戰，
在孫立人麾下練兵，更於遠征印緬時負傷。英籍
人員方面，如葛賓校長、數學教師伯力偉（A. G.
F. Prew）、施玉麒牧師（G. S. Zimmern）之兄施
玉書（W. A. Zimmern）、列顯倫法官之父列佐翰
（J. L. Litton）等加入香港義勇軍（HKVDC），

郭慎墀校長（S. J. Lowcock）之父Henry加入皇家
空軍，傷亡慘重。另如張奧偉曾參加英軍服務團
（BAAG），協助監視日軍。

香港陷落，英軍戰俘如葛賓校長等人於集中
營囚禁，從事苦工。施牧及三弟玉祥（E. S.
Zimmern）先後被懷疑為英諜而拘捕，玉祥慘遭
殺害。年僅十二歲的郭慎墀亦因亡父之故在廣州
被捕。至於拔萃校園則為日本憲兵隊佔用，改作
軍用醫院，院內有日籍醫護人員及傷兵約八百名
。除了校舍闢為醫療室、護士室和病房，又有精
神病患區、菜園、火葬場、斷頭台、墳墓等。日
軍還在校園至少興建了兩條隧道，儲藏軍火。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拔萃由英軍接管。
次年三月二十一日，教師楊俊成（J. L. Youngsaye
）率領四位同學接收校園。重獲自由的葛賓校長
極為虛弱，返英調養。校長一職先後由張奧偉及
教師孟克士（B. J. Monks）代理。孟克士耗資十
餘萬維修校舍，昔日師生逐漸返回。同年十一月
十九日，葛賓回港，重掌校政。一九四七年夏，
初步統計陣亡校友達四十八人，禮堂外的殉難紀
念碑揭幕。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校友兼校董羅旭龢爵士
（Sir R. H. Kotewall）。羅氏為波斯、華裔混血
兒，中英皆擅，政商兩達，戰前位居行政、立法
兩局議員之要職。淪陷後，日人採取 「以華制華
」的政策，命羅旭龢、周壽臣等二十名士紳組成
華民代表會、華民各界協議會，協助推行政務。
羅旭龢不得不與日人虛與委蛇，一面保持低調，
一面為民請命。重光後，羅旭龢受到港英政府的
通敵嫌疑，永不錄用，僅免刑焉。戰後芸芸士紳
，唯獨羅旭龢有此遭際，港英蓋有殺一儆百之
意。

重光不久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校園鄰近
的嘉道理道地底發生大爆炸，瓦礫泥沙傾瀉至亞
皆老街，三人被埋，一人遭困。一般認為，這大
概與日軍遺留的軍火有關。一九五○年代，拔萃
建造泳池時，又挖掘出頭骨與日式馬刀。此後許
多年，拔萃校園流傳的靈異故事往往與日軍有關
，正是那段痛史記憶的折射。適逢盧溝橋事變七
十七周年，但願我們追昔撫今之際，不要忘懷了
那些曾為抗擊侵略者而窮盡心力、飽受苦難的拔
萃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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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大使 李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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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前後的男拔萃
陳煒舜

西嶺山攬勝 曹乾石

李白的許多山水詩，在欣
賞山水時，感悟人生，表達強
烈的生命意識。

如《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
氏桃園》：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
。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

如花人。
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

心已摧。
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
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
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桃園東。
全詩以同一空間的景物為背景，引發出不同時

代的人事變遷。寫出了時光變幻的無奈之感，生命
短暫，繁華易逝，充滿了濃厚的滄桑感嘆。

還有像《登金陵鳳凰台》，登台而生千古之嘆
，江山永恆，而金陵建都的吳國、東晉卻已成為陳
。面對如此三山，一水的景色，以浮雲蔽日隱喻
讒人蒙蔽，懷才不遇。

全詩將人文風景與自然山水風景融為一爐，既
有一股出世的，自然的逸興仙氣，又有一種入世的
，人文的憂愁之思。也正符合李白早年求功名，中
晚年又縱情山水的那種矛盾的思想。

詩中生命意識
姜 山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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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KK
人與事人與事

舒展校長（前排左五）與拔萃擦鞋團

拔萃禮堂外的二戰殉難紀念碑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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